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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份合肥市法轮功学员遭到大规模骚扰和绑架


【明慧网】2021年7月22日下午，合肥市多区公安集体出动骚扰和绑架众多法轮功学员，目前已知主要是瑶海区，至少7名法轮功学员被不同程度骚扰和迫害。安纺的赵荣花和张玉莲，裴玲，皖江社区的李云和程老师，东七里站的江女士、琥珀山庄的裴女士、合肥晚报社附近的鲍女士等多人被抄家，这几位学员在当天或第二天都回来了，有几个学员被搞了所谓监视居住。


7月22日下午4点多，合肥市瑶海区城东乡派出所王所长等四人，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，强行搜查了法轮功学员张玉莲的家，没有搜到东西，要求她不要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交往。


7月23日上午，在合肥某医院，有很多穿制服的警察维持秩序，气氛紧张，当时有多个学员被非法带到这家医院体检。


参与此次集体骚扰和迫害主要有瑶海区大兴派出所、城东派出所、花冲派出所、方庙派出所、新站区的七里塘派出所、庐阳区的琥珀派出所等。


被非法关押的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可珍已回到家中


2021年9月3日，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可珍从安徽女子监狱结束一年两个月冤狱。然而出狱时，王可珍却被合肥市肥东县政法委、众兴乡政法委等部门的中共人员劫持到洗脑班迫害，邪党目的是让王可珍写“三书”。明慧网9月12日报道，目前王可珍已经回到家中。◇





【明慧网】自中共1999年对法轮功学员实行“经济上截断、名誉上搞臭、肉体上消灭”的灭绝政策以来，使大量法轮功学员不仅在身心上遭受冤狱的摧残，还受到经济迫害，其中出狱后的退休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非法强扣和追索养老金，导致他们失去生活来源。


中国公民的养老金是由《宪法》、《劳动法》、《社会保险法》等众多法律共同规定予以保障的。其中，《劳动法》第73条规定：“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。”再者，从公民权利角度讲，养老金是个人合法财产，受法律保护，任何机关、个人都无权剥夺、停发、少发。但中共邪党却恣意妄为，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。以下是安徽省部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发养老金的案例。


宣城市法轮功学员张文竹女士，被非法停发退休养老金。张文竹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迫害。2013年张文竹被绑架构陷，遭非法判刑3年，于2016年5月才出狱。


张文竹女士，原纺织厂职工，她三十多岁时一身是病；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，一人承担所有家务活，丈夫、公婆、父母、同学、邻里都一致说她好。张文竹2013年年5月28日被宣城市国保警察绑架、枉判，身体被迫害成一身病。


家属从1998年开始一直在给张文竹缴纳养老保险金，到2014年满16年 ，共缴费将近11万元。正好到退休年龄（50周岁），就办理了退休手续。2015年在监狱迫害期间拿了一年退休养老金，直到2020年，养老金已拿了六年多，金额是10.5万元。但在2020年9月突然停发了养老金。


家属到社保局咨询工作人员得知，原因是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得办理退休手续和领取退休养老金，以及在服刑期间缴纳的一年养老保险金不算，退还给她。金额大概是1.1万元（后来只退还40%，60%归公共账户）。而且1993年以前在企业上班的工龄作废不算，退还已领取的六年多的退休养老金10.5万元，可以分期退还给社保局。以前工龄不算，还差8个月达到缴费满15年，即张文竹再补缴8个月养老保险金（后来补缴6400元），重新办理退休手续（现年56周岁）


家属和社保局工作人员理论：“你们总的讲理吧，老百姓得吃饭呀！我缴纳了16年养老保险金，直到办理退休手续、领取退休养老金。你们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社保局相关规定、法律条文，你们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不是在欺压老百姓吗？”


社保局工作人员说：“又不是你一个人，全国都这样，讲了没用，要不就不重新办理退休手续，以后不领退休养老金。”结果什么书面条文都没有，只给了一个告知停发退休养老金原因通知。


这件事一直拖延到2021年3月份，才重新办理了退休手续，分四年期退还已领取的10.5万元的退休养老金，到四月份开始领取所谓的退休养老金，而且只能领取到本该正常领取退休养老金的一半：1040元，这样一来，又剥夺了每月的一半养老金。


2020年下半年，淮北市法轮功学员赵信云、濉溪县法轮功学员张美娥被中共当局非法停发退休金，赵信云与淮北社保局交涉。目前二人养老金情况不明。◇





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：https://j.mp/fgp88     |  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：https://j.mp/fgv88       |    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.minghui.org








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








安徽版|第564期


2021年9月18日 


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我是安徽五河县卫生防疫站职工王平。2014年5月6日，五河公安局国保警察因为我坚持向他们索要被抢去的大法书籍，将我绑架至蚌埠第二看守所，并以“寻隙滋事”罪名将我诬告到法院。5月22日，五河法院诬判我一年徒刑。6月13日，我被劫持到位于宿州的安徽省女子监狱。


我被直接关入四监区。指导员曹学芝把我交给一个高个子很壮实的女犯李芳，李芳是阜阳人，因毒死丈夫被判死缓，已服刑十年。当天晚上，号房里的犯人轮流值班监控我，说是直到写保证为止。


入狱第二天，她们拿来胸卡让我戴，我不戴，她们就给我强行戴上，一会我又取下，他们又给沾上。如此反复。早晨出工前，另一杀人犯陈余全看我没戴胸牌，朝我嘴上砸了一拳。有人给我强行戴上。一路上陈余全对我推推搡搡，我喊陈余全就用拳打我嘴。李芳一边干活一边不时回头瞄我，并不时大声呵斥。陈余全站在我旁边搞质检，也不时跑过来，对我说：要把胸牌看作是你爸你妈，刑满了没有胸牌你都出不去。她拿一个缝衣针在我手背上不停的扎，扎了很多小出血点。


在车间上厕所时，我在前面走，陈余全在我后面不时用手掐我后背，旁边的刘姓狱警还讽刺说：疼不疼啊，你做好人有好报吗？刘狱警还对陈余全等人说：她要炼功你们怎么搞她都行。我身上被扭的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告诉值班狱警孙文，孙文头都没抬，说一句：谁看见了？


接下来“互监组”的人就不停的逼我写保证，我不写，她们说我如何害得她们不能睡觉。孙文也说我给找她麻烦。一次我说哪有逼人家写保证的，说她们搞迫害。孙文说：就逼你啦，就迫害你啦。每次曹学芝看到我坐着就会大声说：站起来！坐着干啥。她经常找我去办公室训话。我说你们迫害好人，曹学芝也说：就迫害你啦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刑期短？你死在这里还不如死一条狗呢！


腿被绑在桌腿上


我曾被劳教所迫害的腿部出现牛皮癣样症状。回家后已好，不痛不痒，只是皮肤有些痕迹。孙文叫她们把我强拉去卫生所去看“皮肤病”。她们第一次拉我没拉动。第二天曹学芝就拿出电棍逼我去，电棍啪啪放出火花，她俩就势拉起我就走，曹学芝一路跟到卫生室，医生开了吊针先锋霉素，我不愿吊，她们强扭着我，曹又打开电棍威逼我不要动。就这样我每天被强拉去卫生所，一共吊了九天药水。之后又拿来药膏抹，我不抹，她们就天天用布条把我绑在桌腿上或用铐子把我铐在桌腿上。我每天被绑着这样抹药，队长还说我心理有问题要带我去做心理测试。 不久又强拉我去卫生所吊水，回来又抹药如此反复几次，腿上的皮肤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她俩也烦了，最后狱警才叫她们不用拉我去了。


遭遇灌食酷刑


因为她们经常找借口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就绝食抗议，为了防止我绝食，曹学芝说一顿不吃就灌，陈和李就把我的奶粉带到车间，我不吃饭她俩就灌我，陈有时故意使劲捏我的嘴，把嘴都捏青了。一次曹说你要不吃饭，就用电棍电你。


为了延长罚站时间，让我每天收工后就在号房进行洗脑，我不愿，陈和李就能不停的拉扯我。陈后来用丝袜把我两手绑在床上，拿拖鞋底不停捣我的嘴，嘴唇很快肿起来，门牙差点捣掉。又用毛巾封我嘴。后有人看不过把我放下。


狱中洗脑“转化”班


后来我被转到四号房。“互监组”长黄士兰天天逼我写保证书、决裂书等。见我不“转化”，一天武姓指导员要带我到“学习班”去。所谓“学习班”也就是监狱的洗脑“转化”班，在监狱一间办公室内，有徐狱警和几个已“转化”的学员。第一天就拉唠家常，主要听我说。听说我喜欢吃花生米，徐狱警还笑眯眯地带了几把生花生米，非要装到我口袋里，还特意跟曹导说，曹学芝说：干部对你这么好，你要识好歹。


渐渐地就开始讲到法轮功问题了，徐狱警也开始严肃起来，我讲真相，徐狱警居然气得不行，面部发抖。一次徐狱警为不让我说话，居然把我嘴都捏住。我也不想听她那些诽谤大法的言论，经常用纸把耳朵堵上，她见状就把纸给扔掉。我朝门外走，一次还把我拉到走廊把我拉来扯去。一次一转化的学员对她说我昨天上厕所时对窗外喊了一声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徐狱警一听气的不行，马上拿来一块抹布，说：你再喊？我又喊了一声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她马上把抹布使劲塞我的嘴，说你再喊我就到卫生间沾脏水堵你的嘴！


我有时背法，徐狱警就使劲捏我的嘴，或坐在我跟前不停念其它的东西。一次徐狱警生气的对我说，这天是共产党的，地是共产党的，连呼吸的空气都是共产党的，你居然反对共产党！我在洗脑班被关了一个半月。出狱时，她们要我在一张表上签字，我没签，也就让我出去了。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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